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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步 好 棋
李拴伍

从小学便闹腾着下棋的虎子，在村
子里落了个“臭棋”的外号。

父亲去世后， 臭棋与娘一起生活。
没学得木工、瓦工等手艺儿 ，他就在一
个小建筑队当小工， 每天早出晚归，有
活就干， 没活了就在村委会门前下棋，
生活悠闲惬意。 有人问他：“都过了四
十，还不成个家，你不愁吗？ ”臭棋却嬉
笑着说：“愁什么？ 嘿嘿！ ”一笑了之。

和臭棋一起干活的 ， 有个叫二狗
的，他比臭棋小一轮有多。 二狗父母去
得早， 臭棋便总带着二狗一起干活，二
狗总唤臭棋“师傅”，二人形影不离。

村委会旁边有家小商店，两年前店
主换成了本村一名四十多岁的寡妇，她
带着唯一的女儿胖女经营着商店。 臭棋
和二狗自然成了商店的常客。

二狗与胖女看对了眼，可寡妇对二
狗说：“别看我家胖女长得丑些，你没钱
过日子，门都没有。 ”

二狗向臭棋讨主意。 臭棋说：“我不

懂啥是恋爱。 但你要真心想娶胖女，办
法总是有的。 ”

半年后的一天，二狗果真带着胖女
私奔了。 大白天的，两人便从寡妇眼皮
底下跑了。 女人报了警，结果臭棋被派
出所的人带走。 在派出所，臭棋说：“二
狗与胖女谈恋爱时间长了 ， 大家都知
道。 这不是拐卖妇女，我也不是同伙。 应
该胖女妈不同意，没办法 ，二狗只能领
着胖女跑了。 ”臭棋把自己撇得很干净。

胖女跟二狗走后，寡妇也无心继续开
店了，她很快把店倒腾出去，去找女儿了。

臭棋没活干时，仍在村委会前棋摊
上闲度光阴。 有时输了棋，他便感慨地
说：“我这辈子只走对了一步棋。 ”棋友
们就问，是哪步棋？ 臭棋却不多言语。 后
来有一天， 臭棋还是说漏了嘴。 他说：
“胖女跟二狗这步棋啊，是走对了。 你们
别看我只顾下棋，耳朵却灵着 ，那天我
就听到那寡妇说要将胖女许给县城一
个小商品批发老板的儿子 ， 胖女不同

意。 胖女是真心想要跟二狗的。 怎么说
二狗也叫我一声师傅，我总得把徒弟的
事办好，对吧？ ”他接着说：“我爹当年耍
钱，将妹妹嫁给了一个赌棍 ，为这事我
爹后悔了一辈子 ， 离世时都没能合上
眼。 你们还不知道吧，我前段时间可听
说了，寡妇之前看上的那个小商品批发
老板的儿子就是个赌徒，被公安局的人
抓走了，听说还判了刑。 所以说，我这步
棋可不就走对了呢！ 不信，你们看着，过
不了多久，那女人要来感谢我。 ”

棋友们听了， 一边点头一边笑：“感
谢你？ 我看人家寡妇回来不打断你的腿
就算你走运了。 说说看，那会人家看得那
么紧，你是怎么让二狗把胖女领跑的？ ”

臭棋挽了挽袖子，得意地说：“小棋
一招。 那天，我吃过早饭便来到那女人
商店，说，我要十条美猴王烟。 女人说没
那么多。 我说，那赶紧取去吧，急着用。
女人刚走， 我就让二狗领着胖女跑了。
女人一回来，我只管拿了烟，放下钱，转

身就走。 ”棋友们哈哈大笑。
那天 ，臭棋又在那下棋 ，却觉得眼

皮不停地跳，心里总觉得有事发生。 棋
正杀得酣，臭棋一抬眼 ，却下不动棋子
了。 几个人转身看时，只见二狗、胖女，
还有那寡妇正抱着一个小胖孩子，站在
棋摊前。 臭棋有点儿不自在。 女人说：
“走，我有话要说。 ”臭棋问：“去哪里？ ”
女人说：“去你家里说！ ”臭棋脸红得像
个犯了错误的孩子，不肯挪步。 女人说：
“你是怕我会吃了你？ 你害得我将商店
也倒腾了，更坏了胖女的名声 ，我真想
砸了你的棋摊。 ”臭棋偷瞄了二狗一眼，
却见二狗在偷笑，二狗说：“师傅 ，我妈
早就不追究那事了。 ”臭棋这才正眼看
了女人一眼。 女人说：“走啊，去你家看
看你娘。 ”臭棋脸上顿时舒展了许多，几
个棋友也笑了。

不久，女人又将村委会旁的商店开起
来了，臭棋还在商店门前下棋，大家都叫他
“老板”，因为现在他已和女人一块过了。

浅 喜
杨福成

浅喜，是极妙的境界。
记得是在逛泉城路步行街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门面的牌

坊上就写着这么两个字， 还是弘一法师写的， 那时懵懵懂懂
的，后来，越琢磨这俩字越好。

看竹子， 到江苏天目湖边的南山竹海看， 那真是漫山遍
野，郁郁葱葱，饱了眼福，喜不？ 大喜。

在家中，种一小竹，就一支杆生枝生叶，水灵灵的，清清静
静，喜不？ 浅喜。

怎么说呢？ 掂量掂量，此浅喜，似乎并不逊色于那大喜，让
人满意得傻乎乎。

朋友喜欢书法，而且写得还不错。
有人建议他到北京进修一下，当个书法家；有人建议他去

文化市场租个店，卖字挣钱。 他都摇头，说只是喜欢而已，不求
出名，不求挣钱。

这，也算是浅喜吧，让人艳羡，称道。
某画家，身居高位，画得也不错，但一平尺开价几十万，一

幅要卖几百万几千万，那就让金农、八大汗颜了。
结果，好景不长，撸了官，罚了钱，还险些蹲了号，搞得灰

头土脸，让人笑骂。
这就丢了大喜，没了小喜，给祖宗丢人喽！
一个人会点东西，拥有点东西，不奢望多强，不求太多，并

能保持一份沉静，无疑是不凡的智慧，它意味着人的成熟以及
对于事物规律不同寻常的理解。

浅喜，是心情的豁达，是生活的潇洒，是在理性的基础上，
对人生的一种规范、一种认识、一种化解，它更是让生活走向
良性健康的一个向导，用自己的能力觅得自己生活的质量，找
到自己活着的自在与安稳。

浅喜的智慧，贵在养成了一颗浅浅的心，遇大海不惊，遇高
山不屈，遇蝼蚁不骄，而且还晓得，世事三分醒，七分真糊涂。

浅喜，是浅浅的，如浪花舔舐海岸，把澎湃和汹涌都埋藏
在柔软的细沙里。

陪护夜的拉锯战
陈 呈

窗外夜色已浓，星星是一颗也没有的，月亮像水墨画一样
渲染出一圈朦朦胧胧的光晕。 我躺在靠窗的病床上，转头看向
天花板顶垂下来的空空的吊瓶挂杆， 有些失眠。 这病床上的
“旧人”白天已经康复出院，“新客”暂未入住，让我有此殊遇，
不用睡在又窄又硬的陪护床上。

早些时候走廊上往来的各式足音渐息， 隔壁的聊天声也
渐渐小了，只听见母亲所在的病床边“滴滴———嘟”两声小一
声大的体征监测仪的声响。

“这机器声音是不是太大了，影响你睡觉吗？ 要不要找护
士来关了？ 你明天一早还要赶去上班。 ”母亲的声音从隔挡两
床的蓝色帘子那边传来。

我从小睡觉对光不敏感，对声音却很在意，但我惊诧于母
亲隔着帘子也能“料事如神”。 “不要紧，你这才术后第二天，有
这机器监测着，心里踏实。 ”我赶紧说。

“要不然你回家去？真没必要陪我。我就摘个小息肉，也不
会有啥问题。 ”看来母亲又要跟我继续“劝退”的拉锯战。

“哎呀，真没啥，我该陪的。 以前都是老爸陪的。 ”我回道。
确实工作多年， 这还是我第一次为母亲住院陪床。 还记

得，我刚入职不久，母亲住院，她自己看病就医，照钼靶彩超，
听了医生诊断后，当机立断决定手术，术前自己签了手术同意
书，进手术室前才告知我和父亲。 我那时工作紧张，加上刚刚
入职，生怕影响自己在单位的表现，连个事假也不敢请。 等我
下班赶到病床前，父亲早已坐在母亲病床边。 那天晚上父亲也
说：“你留下来照看你妈。 ”母亲却说：“孩子刚入职，单位管得
又严，别让她为难。 你们都回去，我自己没问题。 ”我懦弱地沉
默了。 父亲缓缓看了我一眼，对她说道：“那我来，你这腋下的
创口，晚上喝水都不方便……”

“你回去吧！ 希望公交末班车还没收，不行让你爸来把你
接回去，‘滴滴’你晚上一个人坐，不安全……”母亲的声音又
把我唤回现实。

“真不用了，老妈，你别操心我，我明天早上到点走就是。 ”
我回道。

“那我把这机器关了。 ”她说着，而后生怕我会拒绝似的，
又赶紧补充了一句，“我也怕闹。 ”

还没等我撩开帘子坐起来，先是窸窸窣窣拔管子的声音，
按开关的声音，然后体征监测仪的声音就戛然而止了。

“你赶紧睡吧。 ”母亲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那晚安。 ”我不好再说什么。
于是，在住院病房难得的静谧中，我终于沉沉睡去，梦中

母亲不时染黑的短发长成了年轻时乌黑亮丽的长马尾， 我似
乎变矮不少，拉着母亲还没有长皱纹的纤长的手，又走在那条
通往童年的老筒子楼的路上。

荷 莲 入 馔
朱秀坤

“百六十里荷花田，几千万家鱼鸭边。 舟
子搦篙撑不得，红粉照人娇可怜。 ”郑板桥笔
下如此壮丽养眼的花海，真令人大呼过瘾，欣
然陶醉。

我打小就生长在这样的鱼米之乡， 看惯
了荷，也深爱着荷，更喜欢品尝荷莲入馔的吃
物，如李渔所言：“至其可人之口者，则莲实与藕
皆并列盘餐而互芬齿颊者也。 ”其实自根至叶，
从花到实，甚至新发的嫩芽都可以一饱口福。

当你兴致勃勃地注视一朵荷花时， 水下
的淤泥里已结出了一段花香藕———花还开
着，藕已生成也。 此时藕段极其鲜嫩，掉落在
地就是一堆藕泥。 洗净，生食，嘎嘣脆，有冰山
乍裂的质感，清甜又凉爽，“冷比雪霜甘比蜜，
一片入口沉痾痊。 ”著名老饕苏东坡写过一首
《菩萨蛮》：“手红冰碗藕，藕碗冰红手。 郎笑藕
丝长，长丝藕笑郎。 ”冰碗藕就是花香藕，也只
有花香藕才配得上词的意境与情趣。 不过欲
得花香藕，得有经验的藕农才行，他们打眼一
瞧，便知道哪朵花下有藕，弯腰下水，出手就
是一枝胖嘟嘟的嫩藕，切成片，拌白糖，凉丝
丝的饱含甘汁，要是在溽暑天气里，打嘴巴也
不肯丢的。

那高擎荷梗上千娇百媚的花朵， 也可以
烹调上桌。 荷花馔可是历史悠久，宋代林洪的
《山家清供》中有一道“莲房鱼包”，摘下荷花

中的嫩莲房，掏了穰，抠去莲子，将鳜鱼切成
丁，加酒、酱、香料之类填入小莲房，一起蒸熟
后又装进莲花之中，与新鲜莲子、菊花、菱角
一并装盘，要那荷塘的清韵与优雅意境。 不过
如此繁琐矫情，有点令人生厌了。 书中也有简
易的“雪霞羹”，将刚采的荷花去掉花心和花
蒂，开水焯过，与豆腐同煮就是，说是“红白交
错，恍如雪霁之霞”，倒是养眼又清新的别致
小食。

更寻常的做法则是炸荷花，打两只鸡蛋，
调一盆面糊， 新鲜荷花拖了面糊， 油锅里一
炸，撒点白糖就成，特别香脆，口齿留香是必
然。 也可熬荷花粥，将荷花瓣撒入糯米粥中，
加冰糖煮至黏稠即可， 清暑祛湿、 活血美颜
的。 更有趣的是学了《浮生六记》里的芸娘，
“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心。 明早取出，烹
天泉水泡之”，如在藕香榭中啜两口，心中俱
是雅意，香韵尤绝。

比花香藕更为娇嫩的是藕带，也叫藕鞭、

藕心菜，指头粗细，五六寸长，雪白细嫩，带一
点点淡黄芽尖。 从初出水面的小荷尖尖角往
下，自淤泥中摘取的幼嫩根状茎就是。 斜切成
段，加了泡椒，剁入红椒圈，用菜籽油爆炒，脆
嫩清甜酸爽，百吃不厌。

新鲜荷叶包裹食材，一经烹煮，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更能激发出令人垂涎的醇香滋味。
荷叶糯米鸡 ，将新母鸡切块 ，入糯米 、香菇 ，
盐、糖、生抽、料酒，腌渍一小时，包进焯好的
老绿色荷叶中，以香蒲草捆扎，上笼蒸熟，一
股子浓郁的鸡肉香、 糯米香以及荷叶清香漫
溢开来，直往你鼻孔里钻。 拆开，荷叶还是碧
绿生青，铺陈其中的糯米鸡色、香、味俱佳，让
人欲罢不能。 类似的荷叶排骨饭、荷叶粉蒸肉
莫不如此，食指大动是必然。

古人还喜“先以酒入荷叶束之，又包鱼酢
他叶内”，就是《山家清供》中提到的“碧筒酒”
了， 说一帮文朋诗友从藕花深处赏荷先如此
操作，待回程后酒带了荷叶味，包裹的腌鱼也

被阳光晒熟，“各取酒及酢作供，真佳适也。 ”
苏东坡也好这一口，诗云“碧筒时作象鼻弯，
白酒微带荷心苦”， 想来在杭州时泛舟西湖，
他也品尝过的，真浪漫得可以。

也可将荷叶铺在将熟未熟的粳米粥面
上，或者撕碎荷叶，与绿豆、大米一起入锅，盖
好锅盖，小火再焖会子。 揭开来，就是一锅浅
碧荷叶粥，煮开的绿豆如小青花散漫在锅中，
那种纯天然的清香真是令人着迷。 若能盛入
冰箱稍稍冷藏，则是炎夏里的消暑佳品。

“记得那人同坐，纤手剥莲蓬。 ”金农的题
画诗让人浮思联翩，与心爱的“那人”一起，边
看荷，边剥莲蓬，应是惬意享受了。 褪去莲子
浅青淡黄的外衣， 就能得到水嫩鲜甜的雪白
莲子肉，最是清爽可口。 随口一吟，“旋折荷花
剥莲子，露为风味月为香”是也。 等莲子稍老，
与百合、红枣一起，文火熬上两小时，冰镇后
入口，莲肉糜烂一抿即化，最是午睡醒来绝妙
滋味。 便是那剔出的莲子心，清苦、清凉，泡茶
喝，一股清香，可以清心安神的。 托了青白的
小茶盅，由小女儿笑吟吟送来，也能让人觉得
家的温馨。

关于荷莲的食物，还有好多：藕夹、藕圆、
藕饼、藕粉、桂花糖藕……中空七窍、不染一
尘的爱物，有口福，慢慢品尝吧。 岂但爽口，自
可观心。

人间烟火气
周德梅

清晨，我常常被卖豆腐的叫卖声吵
醒，冬天日出比较晚，他来得稍晚一些，
六点钟过来，夏天日出早，五点多他就
来了，一个苍老的男声由远及近，再由
近及远：“可有买豆腐滴！ ”

我家住在五楼 ， 这声音恍在窗
前 ，听虽听得 ，我买却不曾买 ，我没有
为了买两块豆腐蓬头垢面趿拉着拖
鞋从楼上飞奔而下的经历 ，只是每天
被他叫醒着 ，久而久之 ，一到那个时
候就醒了 ， 有时候还要早醒几分钟 ，
想着 ：我怎么又醒了 ？ 难道是因为这
穿帘而过的光？ 难道是因为这一迭声
递上楼的鸟鸣？ 还是因为楼下絮絮的
说话声？

小镇菜市场不大，却很热闹，卖菜
的、卖水果的、卖活禽的、卖鱼卖虾的、
卖鸡仔鸭仔的、卖花苗树苗的，除了固
定的摊位，还有很多路边摊。 乡下老人
提来从菜园里采下的蔬果，挎来整篮鸡
蛋，摘来一竹匾的栀子花；夏天，大水罐
里插着含苞欲放的荷花骨朵，小三轮上
挤满缀着白色花苞的小盆茉莉，开得一
趟红的长春花、太阳花；秋天，一匾一匾
的风柿子、懒柿子，一篮一篮的菱角、鸡
头（芡实）；冬天，一口袋一口袋的萝卜、
红薯，一筐一筐的黄心乌白菜，一捆一
捆的大葱、芹菜……

所有的烟火气都像聚集到了那里，
但那地方毕竟有限，所以又有一些走街
串巷的老人，或拉板车，或骑三轮，沿街
叫卖， 板车上是码洗得干干净净的小
葱、大蒜、小白菜、红薯、马铃薯，三轮上
卖的是豆腐、豆皮、绿豆圆子、馓子，间
或到了中午， 猪肉摊的猪肉剩多了，市
场人却散了，摊主也会骑着三轮，慢慢

地沿街溜达，一圈转下来，剩下的肉许
就卖掉了。

天气渐渐热了， 早市越赶越早，踩
着露水从乡下赶来的老人， 到了街市
上，买好需要的东西，一转身走进人客
满满的早点铺子，要上一碗胡辣汤或豆
腐脑，再切上两块黄脆的烧饼，脸上便
露出欣慰的笑容，从艰辛岁月里走过来
的人，更易体察出生活中最细细微微的
闲适和美好。

但迎河最出名的早点不是胡辣汤
和豆腐脑，而是牛肉汤。 不知是沾了淮
南牛肉汤的名而出名， 还是迎河牛肉
汤已成为迎河标志性早餐，反正，许久
未归的年轻人一回到家， 总喜欢这样
说：“约吗？ 明早去迎河吃牛肉汤？ ”或
者说：“来吧， 到迎河吃牛肉汤， 我请
客！ ”

淠河以一水之隔将寿县和霍邱分
在了两个城市，但在迎河，一道淠水并
没将两岸分开。 清晨的河沿边，古朴的
渡船一趟趟地将河西的人接到河东，赶
迎河集是河西人久已形成的习惯，他们
大清早赶到河沿边， 吸一口淠河的清
凉， 再过河吃上一碗热烫烫的阳春面，
面白、菜青、汤鲜，清爽得就像那路边竹
匾里摆着的栀子。

朝霞像给东天上涂抹了一层金黄
的蛋液，辉煌明丽，艳光四射，朝阳照拂
下的田野也被这“蛋黄”染了色，微微的
风摇动植物的籽穗和叶子，云天、远树、
乡路，构成一幅安详的画。 从安详深处
缓缓驶来的， 是赶集归来的小菜贩子，
他们一早从霍邱乘船过来，到迎河这边
兑了菜，再赶回渡口，将河这边的人间
烟火，搬到河那边……

我 还 行
尹 广

居住了二十余年的楼房要更换新
电梯，对此，我是又喜又愁。

我所住的楼，每层两户。因住户少，
每栋楼只有一部电梯。 这就意味着，在
改旧换新期间，没有电梯可乘，只能爬
楼梯。 我住在楼中间的九层，一楼是空
层，空层上面是隔层。从一楼爬到二楼，
等于爬到四楼，爬到九楼，相当于爬了
十一楼。 如果开车到车库，从车库到家
里，等于爬了十三层楼梯。

我一生不爱运动，尤其害怕爬山爬
楼。 特别是几年前，我做过一次心脏搭
桥手术，对于爬楼更是心有余悸。 业委
会和物业管理处事先发出公告，让我们
业主们提前作好物资准备，要么先将重
量级的粮油等物品提前储存起来；要么
到外面租房住，并将享受一定的住房补
助。 我思来想去，决定坚守。

第一天开始爬楼，心里直打鼓。 来
到楼梯前，眼睛盯着面前的台阶，迈开
了沉重的步子，数着台阶数，1、2、3……
7、8……12、15……， 越数腿越感到沉
重 ，气也短了 ，开始喘了 ，不由自主地
停了下来。 歇了一会儿，再往上爬，心
脏 “突突 ”跳得厉害 ，感觉是身体牵引
着腿脚前行。 终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爬到家，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像一团泥
似的瘫在那里。 突然，手机响了，是顺
丰的快递小哥打来的， 说是我的快递
到了，要我下楼领取。 我擦着前胸后背
的汗 ，跟他说 ，自己刚爬到家 ，能否帮
我送上楼。 以前有电梯时，快递小哥会
爽快答应 。 这次快递小哥流露困难 ：
“叔，今天我拉了一车货，如果爬上楼，
会耽误时间，还担心车上的货物。 ”我
马上表示，我可以支付一点辛苦费。 快
递小哥婉言道，不是钱的问题，真的是
现在抽不开身。 下次，我先送完别人的
货，最后再送您的。 话讲到这个地步，

我只好再次走下楼……与徒手爬楼完
全不同，抱着纸箱爬楼，像是抱着一座
大山 ，爬几步 ，得找地方歇一会儿 ，缓
过气来， 再弯腰将梯面上的纸箱子抱
起，继续爬楼。 两个来回，到家如释重
负地放下纸箱，全身像散了架似的。

生活要继续， 至少每天得上下楼
两次。 我开始调整自己的心理和办法。
爬楼时，我不再盯住前面的台阶，而是
仰头朝上看，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脑子
里不再惦记着还剩多少台阶和楼层 ，
而是神游起来： 从当年红军爬雪山过
草地到有人骑车漫游祖国大地、 有人
划船周游世界， 想象他们的样子和心
理活动。 有时爬楼，回想起当年谈恋爱
时的情景 ，那种单纯 、期盼 、痴迷 、热
烈，年轻真好。

我一生喜欢写作， 并让我受益终
生 。 写作首先要有冲动和灵感， 要酝
酿、发酵，我在爬楼时，就琢磨某个文章
如何构思，从哪个角度入手，怎么提炼？
在酝酿和琢磨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到
了家门口。有一次，因入戏太深，竟然超
过自己所在的楼层，爬到更高楼了。

环境改变人。 对于爬楼梯，我从之
前的恐惧到爬楼梯时的艰难、痛苦再到
还能接受、可以接受、乐于接受。除了改
进方式方法外，也得益于我在心理上的
调整。这使我想起几十年前在新疆部队
时听说过的一则寓言：戈壁滩上有两粒
种子，一粒种子在唠唠叨叨的抱怨中死
了，另一粒种子调整自己的心态，默默
地把根伸向大地， 汲取每一滴水分，终
于长成了一棵粗壮的胡杨。

在爬楼的经历中， 我发现了自我，
锻炼了自我，强壮了自我，让年逾六旬
的我感觉自己还行———看到了长期浑
然不知的自身潜力，这是一个多大的人
生收获啊。

岁 月 深 处 的 歌 声
董改正

高铁初落座， 一个精致优雅的小妈妈抱着一
团撕心裂肺的啼叫走过来，抱歉地对四邻微笑。 放
好行李后，小妈妈坐定，将身子绷成弯弓的“发声
器”勉强放坐在腿上，猛地掏出一部手机，迅速划
拉开屏幕，动作行云流水。 一声卡通小孩的声音传
来，那个发声器就像被切换到静音状态，立即变成
了一个好看的孩子，他双手握着手机，安静得像个
天使。 小妈妈拿出蓝牙耳机， 孩子配合地侧过脑
袋，任妈妈给他戴上。 小妈妈拿出另一部手机，给
自己也戴上耳机，开始他们的愉快旅程。

不觉莞尔，想起那些年哄孩子的场景。 窗外风
景掠过，心头一帧帧图画翻动，一曲曲歌声就像一
只只鸟雀，从故乡的暮色里飞来。

首先入耳的是父亲苍老的歌声。 那是十三年
前，女儿五岁，寄养在父母那儿。 家中已有三十多
年没有幼儿了，石头一般的父亲柔软下来，看孙女
的眼神里尽是宠溺。 那个秋日的黄昏，我从小城赶
回，夕阳绮丽，晚霞满天，大群的雅雀驮着夕晖喳
喳地飞舞，正是暮色苍茫之际。 七十一岁的老父，
背着我五岁的女儿，迎着夕照慢慢走着。 女儿应是
睡熟了，小小的脑袋搭在父亲的肩头，双手一左一
右，垂在父亲的胸前。 父亲尽力让自己的腰弯得更
舒缓，让女儿躺得更舒服。 我听见父亲在唱歌，歌
声弥漫在四面围拢过来的夜色里：

好大月亮好卖狗，
拣个铜钱打烧酒，
走一步，喝一口，

问你老爹爹可要小花狗？
如果这时候女儿是醒的， 她应该学小狗 “汪

汪”地叫起来。但此刻她睡着了，雪一样的安静。祖
孙俩相依相偎着，在童谣声中，一个沉入睡眠，一
个沉入往事。 他们一起走进梦里。

想起母亲的哼唱。 那是夏夜的庭院里，三张蚊
帐各垂自帐顶的桑树枝椿树枝楝树枝， 在金贵的
小南风中轻轻摇晃。 夜黑得浓厚，厚得令人安心，
蚊帐外，一群群萤火虫在小风里飘荡，轻若浮光，
飘如水里的光点。 “该睡了。 ”母亲在最里面的蚊帐
中轻轻说道。 我和弟弟睡意全无，还在说着白天的
事情。 母亲的歌谣就在此时响起：

“火萤虫，点点红，哥哥骑马我骑龙……骑我的
马，上扬州，扬州里面一枝花，摆摆尾子到姐家……”

母亲轻轻地哼唱着，由清晰到模糊，终于杳杳
如渐行渐远的旧梦。 星月在天，我们睡着了。

想起往生的外婆，她有多少哄睡的歌谣啊！ 四
十多年前，我是个多么烦人的小孩啊，是个分贝多
么吓人的发声器啊！ 在那个名叫“路东王家”的小
村里，在那个晚饭后必清水洗尘的小院里，在那张
已经被汗渍和岁月包浆的竹床上， 我的外婆为我
唱沉了多少星月，为我唱来了多少个绵软的夜，那
些歌谣，今天依然浮漾在我的心里，如云如月，如
月光捏成的行板。

那个高铁上的孩子终于睡着了， 雪一样的安
静。 小妈妈收了手机，将他搂在怀里，望着车窗外
疾驰而去的风景，如面对流水，如面对时光。

安塞小鼓手 虞斌奎 摄

hnrbwcd7726@163.com


